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着一种叫做"洋插队"的传染病，几乎是个个都提胳膊挽袖子

地要往外走，有的人为了能出去甚至不惜嫁个老洋人，而我

也因为自小就被称做有志青年，不管干什么都不甘人后，恰

巧又有个哥们儿是倒腾新西兰签证的，而且跟我说如果我要

可以给我批发价，便也一时被鬼迷住了心窍，仿佛生怕错过

什么似的，三步并两步地飞向了那个做梦也没梦见过的国家

。随后发生的这事儿谁都不怪要怪只怪我自己倒霉。来到新

西兰不久便碰上一个叫徐立新的东北人。我去的那地儿新西

兰人叫AUCKLAND，翻译成中文叫奥克兰。徐立新对我说他

来奥克兰已经半年了，却连最起码的温饱都还没顾上，而我

也正是栽在了他的这个穷字上。奥克兰市区有个专卖各种服

装面料的商业区，徐立新每天衣着光鲜；就跟要买什么似的

挤到某个摊位前，一只手却在下面将被盖住的面料掖进了自

己怀里，得手后折价卖掉。一开始这种事情都是他自己干的

，但从我们结识后再去便非要拽上我，因为蒙在鼓里的我一

直误认为他真的在挑衣料，还傻乎平地给他出主意，无形中

等于掩护了这个贼。这天下午徐立新又让我陪他去这个市场

，我们谁都没料到这回我们一露面便被人悄悄监视了起来，

我没料到是因为找还对一切懵然无知，他没料到是由于此前

太顺了一时忘乎所以，结果这家伙刚干到半道上，便被一只

手有礼貌地拍了拍肩膀。还没等我意识到这是个警察，我们

已被微笑着宣布为有偷窃之嫌，双手都被反背到身后并拷上



了手拷。我不远万里来到新西兰无非是为了挣点钱，钱没挣

着真是白白出了一回国，而今我只能跟人吹吹新西兰的监狱

。我一跤栽进来的这个地方，位于奥克兰郊区的一片临海高

地上，隔海可见那个在我们国家已经很出名的激流岛(该岛所

以著名是因为有一位中国诗人曾经居住过，最后在那里杀妻

并自杀)。这个监狱给人的感觉像是旅馆，所有建筑都装饰着

银白色的马赛克，所有铁窗外面都悬挂着分体空调机。而监

号内给人的感觉更像是旅馆单人间，生活用品一应惧全。盟

洗用具都是一次性的，床单被罩一天一换，总之要不是四周

岗亭里各有一个五大三粗的警卫，你都会误以为不是被送来

受惩罚而是被送来度周末的。这一切都使得已经做好了最坏

打算的我目瞪口呆。我在奥克兰的这次牢狱之灾历时共三天

。这三天于我真可谓既短暂又漫长。所谓漫长是由于徐立新

起初对警方采取了拒不配合的态度，无论对方问什么都像个

哑巴似的一句话也不说，他沉默的结果导致了我再罗嗦也没

用，致使警方误以为我也是窃贼不然早让我走人了。所谓短

暂则是由于徐立新不久之后很快认清了形势，选择了坦白从

宽抗拒从严的道路，而且天良还没丧尽地证实了我确实是无

辜的，还没等我对这所监狱熟悉起来便被告知可以滚蛋了。

尽管只栽了短暂的三天，走着马观了回花，但是仍然有很多

感受值得说一说。头一桩值得一说的就是吃饭。翌日的早餐

是在类似外面快餐店形式的监狱餐厅里进行的。拥有几十个

座位的餐厅这天只有一个白种人、一个毛利人和徐立新我俩

。后来我才知道这地方自从开张到现在拜访它的人屈指可数

。奥克兰这地方有史以来值得一提的刑案便数那个中国诗人

的杀妻和自杀了。目前除了我们这两个黄种人勉强能算犯了



事儿，那两人所犯的事儿几乎都不能说是个事儿。白种人是

在本地板球队大败后将火撤在了体育场外的酒吧窗户上，毛

利人则是被投诉在他们的民俗衬里勒索了一名游客。由于我

们两个黄种人被认做同案，狱方耽心我们用中国话订立攻守

同盟，吃饭时特意将我们安排在了餐厅两头。其实他们的这

种担心完全是多余的，整个用餐时间我俩部只顾朝嘴里塞东

西，根本没时间和精力顾及其它。在我心目中监狱一直就是

禁闭的同义词，可是饭后我才发现至少 在新西兰并非如此。

早餐后一个老狱警告知我们，只要我们愿意整个上午都可以

自由活动。活动分户内户外两种。户内有棋类、桌球、健身

等项，户外则有篮球和网球。直到这时我才反应过来这是在

监狱，想到人家为我们想得加此周到，真感到受之有愧。尤

其令我感到惭愧的是，我邀那个白种人一起打篮球，可是地

已经答应了那个毛利人二起玩扑克，那个头发灰白的老狱警

罗伊见我一个人无精打采地投着篮，二话不说非要陪我一起

玩。望着老罗伊奔跑跳跃得浑身是汗呼呼直喘，一时间我竟

不知说什么好。还有令我更惊奇的，午休之后老罗伊又告诉

我们可以到阅览室里去看书。这不能不让我们大吃一惊。人

们都去看书的时候我没去，我想利用这段时间想想我自己的

事儿。我一个人留在号里没几分钟，老罗伊便从阅览室为我

借了一摞画报来，在中国被称做所谓的黄色画报，我吃惊了

好半天才反应过来，估计热情的老罗伊看我愁眉苦脸的模样

，想当然认作了年轻力壮的我是为这事儿，专门抱来这堆带

色的读物供我聊以自慰的。吃罢晚饭我们终于结束了这一天

的监狱生活，老罗伊将我送进号中并微笑着道了声晚安。可

以说直到这一刻，我才摹然发觉我已被关了一整天。我来到



奥克兰这地方的日子也不短了，为了糊口几乎什么样的活儿

都干了，在怀特马塔码头干过装卸工，给一家西班牙餐馆当

过跑堂的，到郊外农场给羊挤过奶剪过毛一一可以说一分钟

也不敢让自己停下来，什么时候停下来什么时候饿肚子，以

至于一段时间下来我能想起来的汉字就剩一"乏"字了。在这

段心力交瘁的日子里我几乎每时每刻都在想，什么时候我能

过一天除了吃喝拉撇睡什么事情也不干的日子就好了。正因

为加此，当我在第三天傍晚被告知可以走人时，这时的我竟

然油然而生了一种失落感。因为直到此刻我才意识到，我的

这心愿最终竞是奥克兰的监狱帮我实现的。前来释放我的仍

是把我撺进来的那个警察，这时我已经知道他的名字叫达沃

尔。达沃尔办理了释放我的手续之后，陪我在监狱餐厅里吃

了最后的晚餐，为这顿饭掏腰包的不是监狱而是他自巳。他

这么做不是祝贺我重新成为自由人，而是请求我原谅他抓错

了人，换言之等于是以这种方式向我赔礼道歉。饭后达沃尔

问我要不要搭他的警车一起走，我谢绝了，但是提出来想再

见见老罗伊。这个老狱警三天来始终就做老师、医生和父亲

那样对待我，临别之际我要向他表示心里的感激之意。我找

到了老罗伊，表示想把我从家里带来的一块手表送给他，不

料却被他很激烈地拒绝了。直到这时我才明白他的关怀不只

是对我个人的，而是一视同仁地对待所有人犯的。我没有去

和让我背了黑锅的徐立新告别。我从监狱门口乘车返回市区

，这时正足黄昏时分。暮蔼将天空渲染得姥紫婚红，从车窗

里远望奥克兰市区，放眼尽是熊熊的灯火霓虹．一时间我竟

然感到有些畏缩。我当然知道这种感觉从何而来。当一个刚

刚成人的孩子，第一次离家远行的时候，他当然会表现出某



种程度的畏缩不前。(深圳青年) 出国留学移民教育考试出国,

留学,移民,澳洲,澳大利亚,加拿大,英国,美国,法国,日本,新西兰 

曾有段时期国内流行着一种叫做"洋插队"的传染病，几乎是

个个都提胳膊挽袖子地要往外走，有的人为了能出去甚至不

惜嫁个老洋人，而我也因为自小就被称做有志青年，不管干

什么都不甘人后，恰巧又有个哥们儿是倒腾新西兰签证的，

而且跟我说如果我要可以给我批发价，便也一时被鬼迷住了

心窍，仿佛生怕错过什么似的，三步并两步地飞向了那个做

梦也没梦见过的国家。随后发生的这事儿谁都不怪要怪只怪

我自己倒霉。来到新西兰不久便碰上一个叫徐立新的东北人

。我去的那地儿新西兰人叫AUCKLAND，翻译成中文叫奥克

兰。徐立新对我说他来奥克兰已经半年了，却连最起码的温

饱都还没顾上，而我也正是栽在了他的这个穷字上。奥克兰

市区有个专卖各种服装面料的商业区，徐立新每天衣着光鲜

；就跟要买什么似的挤到某个摊位前，一只手却在下面将被

盖住的面料掖进了自己怀里，得手后折价卖掉。一开始这种

事情都是他自己干的，但从我们结识后再去便非要拽上我，

因为蒙在鼓里的我一直误认为他真的在挑衣料，还傻乎平地

给他出主意，无形中等于掩护了这个贼。这天下午徐立新又

让我陪他去这个市场，我们谁都没料到这回我们一露面便被

人悄悄监视了起来，我没料到是因为找还对一切懵然无知，

他没料到是由于此前太顺了一时忘乎所以，结果这家伙刚干

到半道上，便被一只手有礼貌地拍了拍肩膀。还没等我意识

到这是个警察，我们已被微笑着宣布为有偷窃之嫌，双手都

被反背到身后并拷上了手拷。我不远万里来到新西兰无非是

为了挣点钱，钱没挣着真是白白出了一回国，而今我只能跟



人吹吹新西兰的监狱。我一跤栽进来的这个地方，位于奥克

兰郊区的一片临海高地上，隔海可见那个在我们国家已经很

出名的激流岛(该岛所以著名是因为有一位中国诗人曾经居住

过，最后在那里杀妻并自杀)。这个监狱给人的感觉像是旅馆

，所有建筑都装饰着银白色的马赛克，所有铁窗外面都悬挂

着分体空调机。而监号内给人的感觉更像是旅馆单人间，生

活用品一应惧全。盟洗用具都是一次性的，床单被罩一天一

换，总之要不是四周岗亭里各有一个五大三粗的警卫，你都

会误以为不是被送来受惩罚而是被送来度周末的。这一切都

使得已经做好了最坏打算的我目瞪口呆。我在奥克兰的这次

牢狱之灾历时共三天。这三天于我真可谓既短暂又漫长。所

谓漫长是由于徐立新起初对警方采取了拒不配合的态度，无

论对方问什么都像个哑巴似的一句话也不说，他沉默的结果

导致了我再罗嗦也没用，致使警方误以为我也是窃贼不然早

让我走人了。所谓短暂则是由于徐立新不久之后很快认清了

形势，选择了坦白从宽抗拒从严的道路，而且天良还没丧尽

地证实了我确实是无辜的，还没等我对这所监狱熟悉起来便

被告知可以滚蛋了。尽管只栽了短暂的三天，走着马观了回

花，但是仍然有很多感受值得说一说。头一桩值得一说的就

是吃饭。翌日的早餐是在类似外面快餐店形式的监狱餐厅里

进行的。拥有几十个座位的餐厅这天只有一个白种人、一个

毛利人和徐立新我俩。后来我才知道这地方自从开张到现在

拜访它的人屈指可数。奥克兰这地方有史以来值得一提的刑

案便数那个中国诗人的杀妻和自杀了。目前除了我们这两个

黄种人勉强能算犯了事儿，那两人所犯的事儿几乎都不能说

是个事儿。白种人是在本地板球队大败后将火撤在了体育场



外的酒吧窗户上，毛利人则是被投诉在他们的民俗衬里勒索

了一名游客。由于我们两个黄种人被认做同案，狱方耽心我

们用中国话订立攻守同盟，吃饭时特意将我们安排在了餐厅

两头。其实他们的这种担心完全是多余的，整个用餐时间我

俩部只顾朝嘴里塞东西，根本没时间和精力顾及其它。在我

心目中监狱一直就是禁闭的同义词，可是饭后我才发现至少 

在新西兰并非如此。早餐后一个老狱警告知我们，只要我们

愿意整个上午都可以自由活动。活动分户内户外两种。户内

有棋类、桌球、健身等项，户外则有篮球和网球。直到这时

我才反应过来这是在监狱，想到人家为我们想得加此周到，

真感到受之有愧。尤其令我感到惭愧的是，我邀那个白种人

一起打篮球，可是地已经答应了那个毛利人二起玩扑克，那

个头发灰白的老狱警罗伊见我一个人无精打采地投着篮，二

话不说非要陪我一起玩。望着老罗伊奔跑跳跃得浑身是汗呼

呼直喘，一时间我竟不知说什么好。还有令我更惊奇的，午

休之后老罗伊又告诉我们可以到阅览室里去看书。这不能不

让我们大吃一惊。人们都去看书的时候我没去，我想利用这

段时间想想我自己的事儿。我一个人留在号里没几分钟，老

罗伊便从阅览室为我借了一摞画报来，在中国被称做所谓的

黄色画报，我吃惊了好半天才反应过来，估计热情的老罗伊

看我愁眉苦脸的模样，想当然认作了年轻力壮的我是为这事

儿，专门抱来这堆带色的读物供我聊以自慰的。吃罢晚饭我

们终于结束了这一天的监狱生活，老罗伊将我送进号中并微

笑着道了声晚安。可以说直到这一刻，我才摹然发觉我已被

关了一整天。我来到奥克兰这地方的日子也不短了，为了糊

口几乎什么样的活儿都干了，在怀特马塔码头干过装卸工，



给一家西班牙餐馆当过跑堂的，到郊外农场给羊挤过奶剪过

毛一一可以说一分钟也不敢让自己停下来，什么时候停下来

什么时候饿肚子，以至于一段时间下来我能想起来的汉字就

剩一"乏"字了。在这段心力交瘁的日子里我几乎每时每刻都

在想，什么时候我能过一天除了吃喝拉撇睡什么事情也不干

的日子就好了。正因为加此，当我在第三天傍晚被告知可以

走人时，这时的我竟然油然而生了一种失落感。因为直到此

刻我才意识到，我的这心愿最终竞是奥克兰的监狱帮我实现

的。前来释放我的仍是把我撺进来的那个警察，这时我已经

知道他的名字叫达沃尔。达沃尔办理了释放我的手续之后，

陪我在监狱餐厅里吃了最后的晚餐，为这顿饭掏腰包的不是

监狱而是他自巳。他这么做不是祝贺我重新成为自由人，而

是请求我原谅他抓错了人，换言之等于是以这种方式向我赔

礼道歉。饭后达沃尔问我要不要搭他的警车一起走，我谢绝

了，但是提出来想再见见老罗伊。这个老狱警三天来始终就

做老师、医生和父亲那样对待我，临别之际我要向他表示心

里的感激之意。我找到了老罗伊，表示想把我从家里带来的

一块手表送给他，不料却被他很激烈地拒绝了。直到这时我

才明白他的关怀不只是对我个人的，而是一视同仁地对待所

有人犯的。我没有去和让我背了黑锅的徐立新告别。我从监

狱门口乘车返回市区，这时正足黄昏时分。暮蔼将天空渲染

得姥紫婚红，从车窗里远望奥克兰市区，放眼尽是熊熊的灯

火霓虹．一时间我竟然感到有些畏缩。我当然知道这种感觉

从何而来。当一个刚刚成人的孩子，第一次离家远行的时候

，他当然会表现出某种程度的畏缩不前。(深圳青年) 100Tes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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